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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和同事又见到了当事人毛某。收到和解款和司法救助金后，年
过七旬的他百感交集，用长满老茧的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边不住地感谢，
一边为自己的行为深感内疚。

“其实我知道这官司打不赢，但是我实在过不下去了。幸好有你们的帮
助，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毛某的一番话，把我的记忆拉回了 2023
年 6月他向我院申请监督的那件民事纠纷案中。

离职后起诉额外补偿未获支持

2012 年 10 月，时年 59 岁的外来务工人员毛某经人介绍到成都某汽车公
司维修车间担任保洁员，车间负责人张经理以公司名义与毛某签订了《用工
临时协议》。该协议仅约定毛某每月领取固定工资 1600 元，由张经理负责发
放。

2015 年 3 月，毛某因工作原因与张经理发生矛盾，之后愤然离职，离职时
双方及时结算了工资。同年 5 月，毛某以原单位扣发其年终奖、加班费等事由
将汽车公司起诉至法院，诉求获得额外补偿。法院经审理认为，毛某与汽车公
司虽然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签订的《用工临时协议》中未约定奖金，毛某亦
不能举证证明工作期间的加班情况，因此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生活困难踏上维权路

此后的几年里，毛某辗转在建筑工地、批发市场等场所打零工，收入微薄
但尚能维系基本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某找工作越来越难。就在这
时，周围人的指点让他看到了希望。毛某得知，当初汽车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保
已涉嫌违法，于是他重启维权之路。

2022 年 4 月，毛某到社保部门投诉汽车公司，并就是否可以补办社保进行
咨询。“虽然汽车公司应当为你办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但因为你现在已年满
60周岁，过了参保年龄，所以无法补办社保。”社保部门工作人员答复道。

毛某不甘心，又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汽车公司
向其支付应由用人单位缴纳的那部分社保费用，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仲裁机构认为，毛某申请仲裁时已经超过 60 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遂以
主体不适格为由未受理他的仲裁申请。

之后，毛某又来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毛某于 2013 年 8
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与汽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然终止，故汽车公司不
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其主张支付社保费用应当在劳动关系终止之
日起一年内，即 2014 年 8月之前提出，目前已超过时效，故不予支持。

毛某不服，又向中级法院申请再审，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

和解是本案的最优解

2023 年 6 月，毛某来到我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他们明明违法了，为什么
不用赔偿？老年人的权益就不用保护了吗？”初次见到毛某时，他情绪激动，完
全无法接受屡次维权受挫的事实。

“他这是无理取闹，当年签协议时说好每个月工资 1600 元，其他什么都没
有。毛某离职后不停地以各种理由找公司闹，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现在法院
都判他败诉了，我们不可能赔偿的。”汽车公司的态度也非常坚决。

“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但直接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不但不能解决
纠纷，还可能激化矛盾。通过检察和解实质性化解双方矛盾才是本案最优
解。”经过全面审查，综合分析案情后，我确定了办案方向。

为平息双方的对抗情绪，确保审查公开公正，我在分别听取双方意见和
意愿后，首先组织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听证员经讨论一致认为，毛某申请监督
的理由不成立，但鉴于双方之间存在用工关系的事实，如果双方自愿，建议双
方协商处理。随后，我多次去汽车公司与相关负责人沟通，告知其作为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依法负有为员工办理社保并参保的法定义务，
毛某的诉讼请求虽然因超过时效无法得到法院支持，但不能否认其合理性。
经过充分释法说理，汽车公司的强硬态度开始有了松动，同意针对社保部分
进行补偿。2024 年 7 月，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毛某撤回了监
督申请。

在办案过程中，我了解到毛某家庭经济状况的确较为困难，由于缺乏稳
定的生活来源，他已年过七旬却不得不外出打工，以此维持基本生活。我将了
解到的情况作为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我院控申检察部门审查，最终为毛某申请
到了司法救助金。

回顾整个办案过程，我更加坚信，只有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将民
事检察和解理念和化解矛盾纠纷贯穿于民事检察监督全过程，积极寻求监
督办案的最优解，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打不赢的官司也要讲清楚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唐颖 张琪琪 周悦

和丈夫打拼半辈子才买下的一间
200多平方米的商铺，原本是77岁的孙
某的养老保障，谁知，商铺却在她不
知情的情况下突然要被变卖。询问丈
夫才知道，商铺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法
院强制执行给他人。求助无门的孙某
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后，经江苏省徐
州市泉山区检察院依法监督，孙某终
于保住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丈夫悄然转移共同财产
妻子提起诉讼未获支持

“他们的借条是假的！王某瞒着我
把我们买的铺子转给了王小乙！”2023
年11月，孙某来到泉山区检察院，举
报丈夫王某与他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涉
嫌虚假诉讼。

孙某称，她和王某是1966年登记
结婚的，婚后生了一儿两女，夫妻俩
共同经营水产养殖项目，生活过得还
算安逸。“2003年，我们用多年攒下的
积蓄购置了一间200平方米的商铺，登
记在王某名下，每年租金收入也有20
多万元。谁能想到，后来竟发生了这
样的事情。”孙某说。

检 察 官 通 过 与 孙 某 交 谈 了 解 到 ，
2022年6月，房屋中介突然上门要对商
铺进行价格评估，租客告知孙某后，
她十分惊讶，因为自家店铺既没有被
抵押，也没有被出售，不知为何会突
然要进行价格评估。于是，她去问丈
夫王某，王某一开始吞吞吐吐、不肯
吐露实情。后来，在孙某的追问下，
王某终于说出实情——商铺在十多年
前就已经被法院强制执行过户给王小
乙 （化名） 了，现在是王小乙要卖这
间商铺。

王小乙是谁？经过多方打听，孙
某得知，王小乙是王某的私生子。其
实，孙某很早就听说王某在外面跟别
人 有 个 孩 子 ， 但 为 了 保 全 自 己 的 家
庭，她一直忍着没和王某离婚。谁知
王某竟和王小乙打起了商铺的主意，
而且多年来一直瞒着她。对于商铺为
何会被法院强制执行给王小乙，王某
始终不肯多说一句。

随后，孙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撤
销王小乙与王某的民事调解书。法院
经审理认为，那笔借款并没有被认定

为夫妻共同债务，与孙某没有直接利
害关系，同时孙某不符合第三人撤销
之诉的起诉条件。

孙某认为，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
王某和王小乙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调
解书有猫儿腻。“他俩在法院拿出来的
借条上写着王某向王小乙借钱是用于
建砖厂，但砖厂是我大儿子自己经营
的，也是我大儿子自己掏钱建的，跟
王某没关系。而且，王小乙和他的母
亲这些年一直都是王某养着的，他们
哪来那么多钱出借？这借条肯定是假
的！”孙某气愤地说。

借贷细节疑点重重
调查核实识破假官司

受理该案后，泉山区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立刻围绕孙某提到的那起民间
借贷纠纷案展开调查。

卷宗材料显示，2006年8月至次年
4月，孙某的丈夫王某向王小乙出具了
3张借条，写明共计借款154万元，用
于投资建砖厂。2010年2月，王小乙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偿还借款本
金和利息近200万元。后来，双方在法
院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王某分期向王
小乙偿还借款154万元。

2011年3月，因王某未按调解协议
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王小乙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二人又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由王某将名下
一间200多平方米的商铺抵偿给王小乙
用于结清所有借款。同年5月，法院裁
定将该处商铺过户给王小乙。

检 察 官 审 查 了 相 关 的 案 件 材 料 ，
发现该案存在有悖常理之处：在3笔
借款发生时，16岁的王小乙还在上中
学，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出借？检察官
仔细查看开庭笔录后，发现原审法官
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询问了王小乙
出借款的来源以及王小乙和王某的关
系。王小乙的回答是，他和王某只是
亲戚关系，出借款都是从他母亲那里
拿的。

王小乙在庭审中的回答让案情更
加扑朔迷离。据孙某称，王小乙和他
母亲的生活来源都是王某提供的，不
应具备出借这么大一笔借款的能力。
此外，开庭时，王小乙并没有向法庭
提交借款交付的证据，仅提供了3张借
条。王小乙还向法官隐瞒了他和王某
之间的父子关系，而如果王某真的是
王小乙的生父，王某为什么要向需要
他抚养的儿子借钱呢？检察官当即联
系王小乙了解情况，但王小乙数次借
故逃避询问。

“王某是串联案件的关键人物，也
是最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检察官随即
将调查重心转向了王某。

“ 王 小 乙 确 实 是 我 跟 别 人 生 的 孩
子，但借款是真的。”面对检察官的询
问 ， 王 某 起 初 一 口 咬 定 借 款 真 实 存
在。但当检察官就案件的不合理之处
进行追问时，王某再难自圆其说，只
好坦白道：“我也是一时糊涂。王小乙
那时候跟我闹着想要这个商铺，说我
如果不给他铺子，他就离家出走。我
一时心软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我当时
只是想安抚一下他，不想让他冲动行
事，所以一直瞒着孙某。”

至此，案件事实水落石出。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民事调解书被法院撤销

检察机关认为，商铺是王某和孙
某用婚后多年的经营收益购买的，虽
然只登记在王某名下，但仍是夫妻共
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王小乙起
诉时提供的3张借条是伪造的，而且在
诉讼中隐瞒了与王某的父子关系；王
某与王小乙捏造借款事实，骗取法院
民事调解书，目的就是在孙某不知情
的情况下将王某与孙某的夫妻共同财
产转移给王小乙。

2024年1月，泉山区检察院以王小
乙不具备出借大额款项的能力、案涉
借 款 资 金 来 源 不 明 、当 事 人 未 提 供
借 款 交 付 证 据 、借 贷 关 系 违 背 常 理 ，
案 涉 民 事 借 贷 纠 纷 系 王 小 乙 与王某
通 过 虚 构 民 间 借 贷 法 律 关 系 提 起 的
虚 假 诉 讼 为 由 ，向 法 院 提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同 时 ，鉴 于 王 某 和 王 小 乙的
虚 假 诉 讼 行 为 损 害 了 孙 某 的 合 法 权
益 ，破 坏 了 司 法 秩 序 和 法 律 权 威 ，应
当 予 以 惩 戒 ，泉 山 区 检 察 院 建 议 法
院 对 二 人 进 行 司 法 处 罚 。法 院 采 纳
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对案件进 行
再 审 。

2024年6月，泉山区法院对该案再
审后认为，王某与王小乙存在恶意串
通、虚构借款事实、伪造证据提起虚
假诉讼的行为，裁定撤销原民事调解
书，驳回王小乙的诉讼请求。王小乙
不服，提起上诉。同年9月，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为惩戒王某与王小乙扰乱正常审
判秩序的行为，近日，法院对王某罚
款8万元、对王小乙罚款2万元。

自家店铺因民间借贷纠纷被强制执行给他人，自己对此却毫不知情。一头雾水
的她四下打听，发现那件借贷纠纷竟是丈夫亲手炮制的“假官司”——

商铺悄然易主为哪般

姚雯姚雯//漫画漫画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卢海燕 刘春艳

“通信公司同意给你赔偿的医疗费
等费用到账了吗？”“全都给了！感谢检
察机关帮我及时拿到了赔偿金，解了我
们一家的燃眉之急。”近日，内蒙古自治
区土默特右旗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回访
残疾老人王某时，老人感激地说。

2024 年 6 月，土默特右旗司法局法
律援助中心依据与该旗检察院会签的

《关于建立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协作机制
的若干意见》，向该旗检察院提供了一
条残疾老人追索人身损害赔偿金申请
支持起诉的线索：2024 年 5 月 30 日，王
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到菜市场买菜途中，
为躲避脱垂的通信电缆被连人带车绊
倒，导致身体多处受伤。入院治疗 22 天

后，王某的病情虽然好转，但仍需要人
贴身照料，1 万余元医疗费也无人承担。
王某的家人多次与通信电缆的管理人
某通信公司沟通无效后，向土默特右旗
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

收到线索后，土默特右旗检察院
经了解得知，王某系肢体二级残疾，
且 年 纪 较 大 ， 自 身 取 证 能 力 严 重 不
足，属于弱势群体，符合民事支持起
诉条件，遂受理该案。该院民事检察
官经调查核实认为，通信电缆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作为管理人
的某通信公司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在与双方当事人接触后，检察官
发现双方都有和解意愿，于是积极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合法官共同

开展释法说理和矛盾化解工作。2024
年 11 月 6 日，王某和某通信公司达成
了和解协议，某通信公司同意赔偿王
某医疗费等费用共计 2万余元。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通过走访王某
家庭，询问周围邻居、社区工作人员等
证人，发现王某的丈夫也是残疾人，二
人育有一女，因身患神经纤维瘤在家待
业，家庭收入除低保补助外，仅有王某
每月 1000 余元的养老金，王某受伤后，
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土默特
右旗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在开展支持
起诉工作的同时，将案件线索移送本
院控申检察部门，同步开展司法救助
工作。鉴于王某一家的现实情况，该
院为其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金，并对
接民政、残联等部门，为其争取生活
困难补助，缓解一家人的生活压力。

当地妇联、人社等部门也表示，将为
王某的女儿提供就业指导、岗位推荐
等就业帮扶，并引导其女儿积极参与
社区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课程，帮助
其提升工作技能。

为 避 免 再 次 发 生 类 似 意 外 事 故 ，
土默特右旗检察院针对某通信公司在
日常维护和管理通信电缆中存在的风
险漏洞，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其加强监管，督促强化对辖
区通信电缆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
安全可靠，避免给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造成损害。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日前发
函某通信公司，要求其加强对通信电
缆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如发现脱落或
废弃的线缆，应及时更换、拆除。目
前，该通信公司正按照要求，对辖区
通信电缆开展排查工作。

通信电缆脱垂绊倒残疾老人，谁管？


